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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哲延  臺中慈濟醫院社工師    

攝影╱馬順德

長期照顧者喘息之必要

「學長，某病床家屬昨晚打病人巴

掌、而且常常全身充滿酒氣，隔壁床家

屬也反應常聽到辱罵聲或看到粗魯、不

佳的照顧方式……」週一一早，接獲

病房護理人員告知週末發生的狀況，

於是隨即穿上社工白袍，直接到了病

房……。

病人伯伯是一名八十二歲長輩，疑

似患有失智症，原本就已經虛弱臥床的

身體，還插有鼻胃管、尿管，這一次因

為肺水腫而住院治療。到了病房，家屬

並未在旁，伯伯睜大著眼睛虛弱的看著

我，我簡單問候，伯伯「蛤」了一聲，

充滿疑惑的看著我，更靠近伯伯耳邊，

再一次提高音量，他才吃力地用客語回

應我。我雖不懂客語，卻明顯感受出病

人這一串回應是不切題的。向隔壁床家

屬以及主責護理師確認了事情發生的狀

況後，我決定先回到辦公室進行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的老人保護通報。

電話再度響起，護理人員告訴我，

家屬出現了，深怕錯過家屬的我，立即

放下手邊工作，快速到達病房。一到病

房，果然隱約聞到了酒味，才剛簡單自

我介紹完，「你們怎麼都不相信我？我

又沒對我叔叔亂來，我就只是在叫他起

床吃東西啊！」家屬的防衛機轉立即湧

上。初步安撫，以及說明來意後，家屬

激動的情緒才稍稍緩和，我也開始更深

入了解這個家庭的狀況。

阿財的重擔，誰人知！

郭哲延社工師表示，在這社會上又有多少個如

阿財般的長期照顧者，無力、沉重的撐著，當

最後一根稻草壓垮了駱駝，往往社會悲劇就此

發生，除了社會資源介入外，你我真誠的關心，

對照顧者而言，都會是一大肯定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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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扛照顧重擔　不知壓力已超載

這名家屬叫阿財，是病人伯伯的侄子，

伯伯單身並沒有子女，從臥床幾年以來

就一直是由阿財照顧。「以前大哥罹癌

也是由我照顧，但就在幾年前，在你們

醫院的心蓮病房往生了。緊接著就是照

顧叔叔，所以我知道怎麼照顧，餵食、

拍背、洗澡等等我都會。」阿財帶著一

絲的驕傲訴說著自己的照顧經歷。但在

這樣驕傲的背後，卻是阿財前後十幾年

來不間斷承擔了照顧者的責任，從基本

日常生活所需到就醫、住院照顧等等，

完全仰賴的都是阿財。在與護理人員確

認下，確實阿財在鼻管餵食、翻身拍背、

管路清潔等基本照顧能力尚可，但技巧

就是過於粗糙、不確實，反而更容易造

成其他感染問題。大家嘗試著溝通、教

導，但阿財不願意配合，常以「這個我

知道啦！」敷衍了事。

我想，這樣不停歇的照顧下，任誰都

難以承受這般心理壓力，尤其當病人又

不配合的情況下，內心的無助與掙扎，

往往讓人失去理智，當下，與阿財討論

是否協助申請看護，讓阿財可以喘息幾

天，但卻被他委婉地拒絕。我不放棄，

再與阿財溝通，同理著他的辛苦，真心

希望他能短暫的休息幾天，哪怕是半天

時間讓自己能睡飽，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時阿財才告訴我：「叔叔其實已經忘

記很多人、很多事，但唯一能記得的人

是我。」阿財說伯伯對他很依賴，如果

別人來，擔心叔叔會不安，他會更不放

心。說著說著，阿財的眼淚流了下來：

「其實，壓力真的很大，我很想出去工

作，而不是像現在，靠著叔叔低收、身

心障礙生活津貼的補助生活，叔叔沒結

婚，從小就對我很好，視如己出，而且

我答應過世的爸爸，會好好照顧叔叔，

所以我還是會繼續努力。」對一個成年

男子，而且在一個才剛建立起關係的陌

生人面前落淚，我想阿財內心壓力與負

擔是多麼的沉重，遞了包面紙，拍拍阿

財的肩膀，肯定他長年來用心付出，如

此堅定信守對父親的承諾。

藉酒紓壓造成誤解

保持三點約定漸獲認同

沉默了許久，再度與阿財討論關於喝

酒、照顧的問題，阿財很誠實地告訴我，

只要壓力大，就會喝高粱、維士比之類

的含酒精飲料，或許動作粗魯了些，但

真的沒對叔叔有任何暴力行為。

我了解人一有壓力，有時會找個自己

誰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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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合適的紓壓管道，喝酒對阿財來說

或許是一個暫時可以放鬆的方式，只是

旁人無法了解阿財，又或者阿財已經過

度依賴這方式，甚至飲酒過量，反而造

成更多誤解，我告訴阿財：「我想幫你，

讓大家看到你的付出，對你刮目相看，

但需要你與我一同配合、努力。」於是

與阿財共同約定：第一、喝酒並非最佳

的管道，但若真的喝酒了，須在家好好

休息，不能因為認為自己是意識清楚就

堅持要在旁邊照顧，這樣反而很容易因

為一時疏忽，對叔叔造成嚴重傷害；第

二、如果因為有事或壓力太大已經難以

負荷，一定要第一時間讓我知道，我們

一同想辦法解決；第三、如果暫時要離

開病房，務必告知護理人員；醫護人員

有時會提醒、說明照顧技巧，我們一定

要共同配合。同時我也把阿財的狀況以

及與阿財的約定告訴團隊，讓團隊能更

了解他的情況，一同協助、留意病人與

阿財。

那次會談後，我總會不定時到病房走

走、關心阿財叔侄倆，阿財也告訴我他

都有按照我們共同的約定執行，有時夜

深時覺得累了，還是會喝點酒，但會直

接在車上睡覺，隔天醒來再進病房，我

也向團隊確認阿財近期的照顧情形，如

同阿財所說的，因為病人夜間大多穩定

的休息，所以阿財半夜的離開暫無太大

的問題，在照顧方面日漸進步，對於醫

護人員的提醒與教導，也比較能夠配合。

聽到這裡，我心裡很替阿財開心，阿財

的努力也漸漸獲得團隊認同。

提供長照資源  協尋入住機構  

不久，接到醫護同仁通知，病人狀況

已穩定可以準備出院的消息，因擔心阿

財照顧壓力負荷，我還是提供阿財關於

長期照顧其他資源，並告訴他：「機構

除了能提供專業照顧，更重要的是能讓

你外出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一有

空，仍然可以常常去陪陪叔叔，甚至待

上一整天都不是問題，因叔叔有福利身

分，費用會有部分補助。」但果然不出

所料，不論是居家服務、喘息服務或是

機構安置，阿財仍因為擔心叔叔適應問

題而拒絕，但表示會保留好資料，有需

要會隨時跟我聯繫。看著阿財堅定眼神，

我尊重他的決定，並給了他我的聯絡方

式。

阿財的叔叔出院後的一個禮拜，我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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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接到阿財的電話：「社工，叔叔突然

因為很喘今天又住院了，我有些事情想

跟你討論，不知道什麼時候方便？」到

了病房後，阿財神情落寞說著：「我最

近身體狀況不太好，常常要跑醫院，我

擔心要是我突然要住院或怎麼了，叔叔

會沒人照顧，想了想後，我決定讓叔叔

去住機構，但快過年了，還是希望能讓

叔叔在家過完這個年後，再到機構去。」

聽到他如此決定，感受到阿財的不捨與

無奈，我想若不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

阿財也不會做如此決定吧！於是我開始

協助阿財找機構的事宜，很順利找到了

一間理想機構，同時也願意為阿財的叔

叔保留床位到過年後。過了幾天後，阿

財的叔叔順利出院了。

真誠關心  助照顧者一臂之力

農曆年假後，當我正想要打電話關心

阿財的叔叔後續狀況時，阿財親自來到

社服室找我：「叔叔於大年初二凌晨過

世了，在過世前一兩天的晚上，叔叔突

然變得比較有精神也好像記得許多事，

甚至講了比平常多的話，對話中更提到

了很感謝我近幾年來對他的照顧……」

阿財已經淚眼婆娑，但仍努力地不讓眼

淚奪眶而出，對話中，更感受到了他的

難過與不捨，但隱約中卻也帶著些許的

欣慰與寬心。

再次見到阿財已是一個月後，他到

門診就醫順道來找我，「叔叔的後事已

經都圓滿了，心情比較能夠適應，很感

謝你一直以來的幫助與相信我……，最

近我開始準備工作，打算種種蔬菜水

果……。」阿財分享著近況，感覺他如

釋重負，對未來有著期待與理想。

一位患有慢性疾病、身上又插有管

路，只能臥床需要完全依賴別人幫忙的

病人，對一名二十四小時全天照顧者或

是家庭來說，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再加

上又疑似罹患失智症，看著眼前最熟悉

的家人，每過一天就遺忘一段從前回憶，

甚至不知道未來哪天會忘記的是自己，

這樣無情、無助打擊下，曾經許下的承

諾與責任更成了枷鎖，阿財卻這樣的歷

經了十餘年，而在這社會上又有多少個

如阿財般，無力、沉重的撐著，當最後

一根稻草壓垮了駱駝，往往社會悲劇就

此發生，除了社會資源介入外，你我真

誠的關心，對照顧者而言，都會是一大

肯定與支持，如今的阿財，卸下了沉重

的枷鎖，或許仍有未解開的結，但阿財

正一步一步朝著自己所期待的明天前

進，祝福阿財！


